
我的家乡山西长治，古称

上党、潞州，位于晋冀豫三省交

界，地处太行山之巅。当我向

外地朋友这样介绍家乡时，常

常有人问我：“生活在太行山高

处，是不是一年四季又冷又干

燥？”其 实 不 然 。 长 治 地 势 虽

高，但被连绵的太行和太岳两

座山脉揽在怀中，形成独特的

小盆地，气候温和，水资源也较

为充沛。

介绍了长治的地理、气候

特 点 后 ，我 还 会 向 朋 友 讲 起

长 治 的 历 史 。 行 走 在 长 治 大

地 ，到 处 都 是 古 建 筑 ，现 存 元

代 以 前 的 木 结 构 古 建 筑 就 有

180 多座。

记得小时候，从我居住的

村庄到长治市区，乘车需要 4
个多小时。那时还是黄土路，

客车一路颠簸。雨天，道路泥

泞不堪；晴天，车在前面走，高

高 扬 起 的 尘 土 紧 紧 尾 随 。 晚

上，我和小伙伴到市区大街上

玩耍。东大街的“工人俱乐部”

每晚都会放电影，架在外面的

扩音器让人们在很远的地方就

能听到电影的声音。我们这些

孩子常常在俱乐部的外面，围

坐在一起“听”电影。当时我就

想，以后一定要住到市区，这样

每晚都能看一场电影。

参加工作后，儿时那个简

单的梦想终于成真，我来到了

长治市区工作。如今，我已在

这里生活了 20 多年。我深爱

着这里的一草一木。

刚参加工作时，我在报社当记者，采访的第一个村子是长治市

武乡县砖壁村。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庄。然而，当年就是在这

一间间平常的土坯房里，发出了一道道红色电波，指挥着华北战场

上的千军万马。这里曾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也是著名的百团大

战指挥部所在地。在长治，走过一道道沟，翻过一道道梁，那些高

地上都曾发生过战役，那些褶皱里都曾有八路军打过伏击。走进

一个个村庄，老爷爷讲得最多的是关于八路军的故事，老奶奶说得

最多的是曾经的做军鞋、送军衣。星罗棋布的红色革命遗址遍布

长治城乡。红色已成为这座城市深厚的精神底色。

我爱红色的长治，也喜欢绿色的长治。长治境内有太行山大

峡谷、虹霓大峡谷、太行水乡、天脊山等众多自然风景区。谁能想

到，如今的群山披绿曾经却是荒山秃岭。比如壶关县是典型的干

石山区，上世纪 70 年代起，我的父辈们在大山深处坚持不懈造

绿。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绿色森林，他们又用一块块石头垒起了

上 千 公 里 长 的 防 火 墙 。 长 治 市 区 ，则 有 缓 缓 流 淌 的“ 三 河 一

渠”——石子河、黑水河、南护城河和东防洪渠绕城而过，太行公

园、体育公园、人民公园、滨河公园等点缀其间。不少外地朋友来

长治，印象最深的是长治的公园多、树多。从市区出发驱车十几分

钟，还可到达漳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这是华北地区湖泊、河流

湿地的典型代表，是保护完好的原生态、天然沼泽湿地。过去，漳

泽湖环境差、水质差，执着的长治人一定要让地变绿、水变清。经

过一系列修复措施，昔日的臭水湖变成了亮丽的湿地公园，成为

160 多种禽鸟诗意栖息、500 余种植物繁衍生长的家园。

有时倘若下班早些，我会到街上走走，穿过绿树成荫的英雄

路，来到太行公园。公园里，到处可见悠闲的人们或跳舞，或健身，

或聚在一起切磋戏艺。耳边，传来悠扬的唱腔、高昂的鼓点、悦耳

的曲调。长治的百姓很喜欢看戏，空闲时，人们会情不自禁唱几嗓

子。据史料记载，李隆基在长治担任潞州别驾时兴办“梨园教坊”，

薪火相传至今，形成了鼓书、琴书、三弦书等 30 多个地方特色浓郁

的民间曲艺品种，遍布长治城乡，渗透于百姓日常生活。

长治不仅有厚重的历史，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同样与时俱

进。如今，钢材深加工、光伏、新能源等产业成为“新宠”，长治下大

力气调整改造老工业基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全国资源

型城市转型升级示范区和现代化太行山水名城。

我爱长治这座城。生活在这座舒适、安宁的城市，无论是徜徉

在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漳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还是漫步在绿

树掩映、鸟语花香的老顶山国家森林公园；无论是在翠绿的草坪上

与鸽子嬉戏，还是在清澈的夜空下细数满天的繁星，人们都能尽情

地体味自然之美、城市之美与生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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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山，位于江西上饶，为世界自然遗

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 5A 级景区。

从三清山东部的金沙索道上山，沿途层

峦叠嶂，云海翻滚。下索道后步行约 1 小

时，巨蟒峰和女神峰两个标志性景点尽收眼

底。再沿山路石阶上行 10 分钟左右，杜鹃

谷警务室便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杜鹃谷警务室海拔 1396 米，和位于三

清山南部天门群峰腹地、海拔 1261 米的梯

云岭警务室，以及北部三清宫旁、海拔 1533
米的三清宫警务室，被人们称为“云中警务

室”。3 个警务室共有 12 名民警和辅警，一

年 365 天 24 小时都有人值守，守护着三清山

200 多平方公里的主要景区。

杜鹃谷警务室依山而立，借用景区管理

局很小的两间房。一间用作接待室，放了两

张办公桌，仅容几人站立；另一间作为卧室，

摆放着两张上下铺床，再加警用装备柜，空

间就基本被挤满。装备柜里，有氧气包、一

次性雨衣、雨伞、常用药品医用箱等，这些都

是为有需要的游客准备的。

刚才还天朗气清，这会儿突然就大雾弥

漫。警务室负责人朱震说，山上天气变幻莫

测，一年里有 200 多天在下雨，特别潮湿，被

子两三天没睡，就能拧出水，冬天尤其冷。

然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山上所有房屋

都不能安装空调，只能用电热毯和取暖器。

原来我们眼里云卷云舒的诗意，对他们

而言，更多是无法躲避的湿意。

夜幕降临。三清山的夜晚清冷寂寞。

不过，随着第二天天亮后游客的到来，山上

很快再次热闹起来。

靠近巨蟒峰的观景平台上，几名游客正

在一块电子显示屏前观看生态保护教育宣

传片，片中滚动播出的是三清山公安分局侦

办的巨蟒峰损毁案。几年前，3 名游客为了

攀岩，在巨蟒峰上打入 26 颗岩钉，对岩体造

成不可修复的严重损毁，引发社会极大关

注。三人后被法院判赔 600 万元用于环境

保护和修复，其中两人获刑。该案作为推动

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典型案例，被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环境法数据库收录。

民警小单是案件办理的亲历者。那会

儿山上还没有警务室，接到报警后，他和同

事带着无人机，从山下的派出所出发，先乘

索道，再沿栈道一路飞奔赶到现场。此时三

人已爬上岩峰，无人机镜头里，白色岩钉清

晰可见。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但是

每次提起，小单依然很心痛。好在，现在不

可能再发生这样的事了，警务室离巨蟒峰只

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如果正在附近巡逻，两

三分钟就可到达。巨蟒峰下也安装了护栏

和视频探头、电子报警器，民警在警务室就

可通过视频监控观察现场情况，有人擅自跨

越护栏，报警器就会报警。

听完小单的讲述，我抬头望向那高高耸

立、云雾缭绕下仿佛要腾空升天的巨蟒峰，

忽然感到，山峰再雄伟，也需要人们的呵护。

同样需要呵护的，还有三清山上大量的

野生珍稀动植物。

从杜鹃谷警务室沿着阳光海岸栈道往

三清宫警务室走，一路上，机灵的小松鼠随

处可见。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嘴相思鸟一

边“微归——微归”地鸣叫，一边啄食着花楸

树上的小果。几只棕噪鹛藏在路边的一片

竹林里，发出忽上忽下、忽前忽后的圆润哨

音。我拨开竹子，它们也不害怕，当我拿出

手机准备拍照时，它们甚至“摆出”各种造型

“配合”。镜头下，它们的蓝色眼周和黑得发

亮的眼珠十分醒目。可惜这次没有遇到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易危物种黄腹角雉。

朱震说，在阳光海岸的观鸟亭可以看到，黄

腹角雉经常在上午 9 点左右和下午三四点

钟出来活动，一般是五六只结伴而行，有时

还能看到几只新生的小鸟一起出来觅食。

山上的小动物一点儿也不怕人，还主动

和游客互动。民警辅警们要做的，就是提醒

游客不可投喂，制止捕捉伤害。自“云中警

务室”成立一年多来，未发生过一起小动物

被伤害的事件。

解救小动物的事倒是时有发生。有一

次，一只刚成年的猫头鹰飞进索道站后到处

乱撞出不去。接到报警后，辅警小胡和景区

工作人员一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抓

到。猫头鹰在抗争的过程中，把小胡的手臂

抓出了血印，小胡顾不上处理，抓紧时间将

猫头鹰用鸟笼装好，带到一处密林放飞。

我和朱震沿着栈道转过一处山弯，和几

名游客擦肩而过。突然，朱震警觉地说：“不

对，我闻到一股烟味。”他返身快步追上那几

名游客，问是否有人抽烟。一名中年男子手

指上捏着一根烟，连声说抱歉，并立刻把烟

头灭了，扔进垃圾桶。

三清山上分布着完整、典型的亚热带原

生森林，是大量古老、特有和珍稀濒危物种

的重要栖息地，这里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

可估量。三清宫警务室设立在高海拔、游客

稀少的三清宫旁，主要就是为了防火——那

儿有千亩松林和万亩华东黄杉群落，还时常

有云豹出没。虽然松林处已设立了电子烟

感器，朱震还是会经常带着警务室的辅警小

杨和小郭满山巡查，物防、技防，再加上人

防，这样心里才踏实。一天走下来，一两万

步不在话下，多的时候三四万步。上级单位

一年给他们每人发 5 双鞋，还不够穿。

费鞋的活儿不仅有日常巡查，还有寻

找、救护“不走寻常路”的游客。不难想象，

这项工作有多难多辛苦。

今年 7 月，一名游客没有按照景区指定

游览路线行走，而是“另辟蹊径”徒步攀登山

峰。结果遭遇暴雨，被困在一处悬崖峭壁旁

的山涧。接警后，民警小占和小刘立刻组织

由乡镇工作人员、消防人员、义警组成的救

援队，冒雨进山营救。深山里手机信号极

差，民警只能通过电话中断断续续的声音判

断游客位置。他们一边在泥泞的山路上行

走，一边大声呼喊被困者的名字。经过 5 个

多小时的搜救，终于在山涧边发现被困者。

找寻走失游客的事就更多了，今年以来

就有几十起。身为救人者，其实他们也有害

怕的时候，比如天黑时出警。20 岁出头的

辅警小张对此感受很深。山上的夜晚很黑，

走在山路上，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

深渊，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危险。尽管如

此，每次任务一来，所有的恐惧都会被抛到

脑后。只有在任务完成后，才会感到后怕。

山大，警力少，为最大限度发挥山上工

作人员人熟地熟的优势，朱震和景区管理局

一起，把警务室所有民警辅警、景区管理人

员、环卫工、导游、挑夫、轿夫、商家等组织起

来形成网格，协同治理，共同维护景区的平

安，为游客提供及时的服务。景区网格化管

理微信群里有 260 多人，有什么情况，大家

第一时间在群里互通有无。山南边的导游

反映有游客掉了身份证，山东边的环卫工人

说捡到了，会马上送到索道站；阳光海岸的

轿夫发了一位走失老人的照片，帐篷营地老

板回复，发现老人在日上山庄；民警反映飞

仙谷有指示牌脱落，存在安全隐患，景区管

理局立刻派人维修……

为了更好地工作，“云中警务室”所有辅

警都考取了导游证。大伙儿对三清山了如

指掌。朱震还跟着山上的民间植物学家、动

物学家认识了不少动植物。遇到游客有疑

问，他就主动介绍，看到游客就像看到熟人

一样打招呼：“累不累啊？”“不远，还有 10 分

钟就到三清宫。”“龙虎山离这儿不远，下山

后乘汽车或高铁都很方便……”

他们日日与不认识的游客打交道，可最

亲的家人却无暇顾及。在“云中警务室”工

作，一周甚至半个月才能下山一次。家人都

在山下工作生活，民警辅警们经常很长时间

才能与家人见一次面。

到了旅游高峰期时，三清山的游客人数

每天达 3 万以上，微信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

发布在巨蟒峰和女神峰下打卡的视频和照

片。每次看到这样的信息，我就会想起三清

山的云海，想起在云海深处驻扎的警务室，

想起悬挂在峭壁上的栈道，想起在栈道上巡

查的蓝色身影，想起他们的欢笑，也想起他

们的坚守。

制图：汪哲平

三清山三清山““云中警务室云中警务室””
朱干金朱干金

在江苏徐州采风，听说要去张双楼煤矿

的井下体验，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曾经看

过的影视作品中井下的场景，还有小说作品

中的相关文字，不由得有些胆战。

但见同行有人报了名，而且，自己也想

切切实实地亲眼看看井下的情形，于是也报

了名。报名后，心里又有些后悔。虽然已经

知道现代煤矿的井下安全措施十分到位，但

毕竟那是在距地面五六百米的深处。

可当看见年轻时在井下工作过 9 年的

作家刘庆邦已开始准备穿下井时的衣服，一

股勇气随即涌上我的心头。

我们被告知，下井时不可以携带手机，

需要从里到外换穿煤矿准备的防静电衣服

——一套紫红色的纯棉衣裤。井下的气温

较低，还得穿上一件蓝色的粗布马甲，脖子

上围好一条浅粉色的毛巾，腰上系一根宽大

的牛皮腰带，腰带上拴一件 1 公斤左右、如

大号便携式水壶一般的井下自救器和定位

装备。在煤矿工作人员的指点下，我们又戴

上了红色安全帽，配好便携矿灯，换上黑色

的长筒胶鞋。此刻，自己仿佛已经成为一名

地地道道的矿工。

内 心 仍 有 一 丝 忐 忑 的 我 ，来 到 了 井

口。通往井下的直梯叫“罐笼”，由纯铁焊

接而成，就像商场里没有做任何装饰的货

梯——比货梯还要粗糙一些。我们一行人

挤进罐笼里。罐顶幽暗的灯光，照着罐笼

冰冷的四壁，以及罐笼里一张张小心翼翼

的脸。

罐笼开始缓缓降落。那一刻我的心里

又敲起了小鼓。工作人员提醒，罐笼在下降

过程中会有颠簸，大家要抓好罐笼两边的扶

栏。我将扶栏抓得紧紧的，甚至做好了颠簸

厉害时，闭眼、张口、深呼吸的准备。在下降

的过程中，罐笼确实抖动了一两次，但实际

上，那种抖动比飞机起降时的颠簸还轻微得

多。罐笼下降的过程只持续了一两分钟，触

底时略有一顿，然后罐笼的门打开，我们已

经来到了地下 500 米的深处。

虽然心里已经有了预期，但出了罐笼

的我，还是惊讶于眼前的景象。找不到曾

看过的小说中所描述的“漆黑一团”“又低

又窄”“坑洼不平”，眼前的巷道宽敞得能跑

一辆载重货车，灯光明亮得让我们携带的

矿灯成了摆设。再看巷道的顶及两边的巷

壁上，都铺设有米黄色的饰面。巷道纵横

交错，每一条都干净整洁，纤尘不染。鼓风

机把地面上的风不停地吹进来，清风徐徐，

巷道里仿佛嗅到了阳光的味道和成熟庄稼

的气息。

巷道内，随处可见带有 5G 标识的微基

站。工作人员指着我们的矿灯说，大家随身

携带的矿灯内都嵌有精准人员定位卡，每个

人在井下移动，地面调度中心都可以清楚地

看到。静态定位精度可达到 0.3 米，动态精

度可达到 1 米。井下，再也不是“天不知、地

不知”的地方。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走进采掘现

场。去张双楼煤矿的采掘现场，还需要从这

里乘坐井下小火车，一个单程要 1 个多小

时，往返需要 3 个小时。我们只能恋恋不舍

地踏上罐笼升井。

好在下井前，我们已经在张双楼煤矿智

能调度控制中心，见识了井下采掘的场景。

巨型电子屏幕覆盖了一整面墙。屏幕的一

角，一辆全自动运行的采煤机正沿着煤壁缓

缓前行，滚滚“乌金”顺着运输皮带源源不断

地运往井上。整个采煤作业面只有 5 名巡

检的工人。另有智能巡检机器人沿着规定

的轨道，对磁选设备进行着“体检”。

在巷道内，我们就见到了一台处于非工

作状态下的巡检机器人。机器人身高大约

有 1.5 米，体型结实，头部是两台高清摄像

机，仿佛两只可爱的大眼睛。

同行的作家刘庆邦几乎走遍了各地大

小煤矿，每次总是主动下井。这一次下井，

他看到的是现代化的煤矿作业形式，又回想

起记忆中的那些小煤窑，他感慨万千。

我跟着刘庆邦轻快的步伐，沿着来时的

路 ，重 回 地 面 。 换 完 装 后 ，再 用 来 自 地 下

500 米深的水冲了个热水澡。在张双楼煤

矿第一次下井，我真切地见识到，科技的突

飞猛进给今天的煤炭行业带来的巨大变化。

下 井
俞 胜

我们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整

整爬了一天的山，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小顶

坪。小顶坪位于湘鄂交界处的八大公山腹

地。八大公山是著名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山深林茂，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吸引着国

内外众多研究者的目光。我们住的小木屋

原来是保护区的一个护林点，近年来，护林

点做了调整，这里就成了科研人员和采药人

的临时过夜处。小木屋不但能遮风挡雨，还

可以生火做饭。门前的小溪边长满了各种

野菜，随便采几把，放在锅里和腊肉一起煮，

味道好极了。我和同行的山里人小覃放下

行李，便开始打水、生火、做饭，然后就是小

酌闲谈。吃完饭，已是晚上 9 点多钟。小覃

见我摊开了稿纸开始写作，便在靠墙角的一

张小木床上睡着了。

此刻，桌上，一只灰白色的小蜘蛛在我

垫蜡烛的石板周围爬来爬去。我不知它在

观察什么，还是在寻找什么，看起来是那么

执着，那么急促。我一边写东西，一边看着

这个原始森林中的生灵，想象着它观察世界

的样子，觉得很有趣。也许小蜘蛛像我一

样，对这里所有新鲜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它

干脆又爬到我的稿纸上，在白纸上来来回回

巡视了一番，有时候还停下来，用小指爪轻

轻抚摸着那些字的笔画，看上去仿佛也陷入

了思考。过了一会儿，它又返回到垫蜡烛的

石板上，在石板和稿纸之间吐出一根丝，然

后悠然自得地爬了上去，并随着木格窗外吹

来的山风轻轻摇荡，那样子仿佛惬意极了。

我继续埋头写作。待我的目光又回到

小蜘蛛身上时，它已编织出了一张小网，好

几只围着烛光飞舞的蚊虫成了它的盘中之

餐。它又顺着石板和蜡烛之间的丝，爬到了

烛火的下方，仰头向上看看，仿佛又在思索

着什么。啪、啪，烛泪不时地往下滴，好几次

差点滴到它的身上，它却浑然不觉。

小顶坪的夜很静、很长。我想，我有的

是时间和这只小蜘蛛作伴，便不再关注它，

而埋头写作了。只有在思绪停顿的时候，才

时不时抬头瞟它一眼，看到它还在那儿，心

里便感到很安然。

快到半夜的时候，窗前大树的缝隙间透

出几缕淡淡的幽光。我知道，那是月亮出来

了。树太高，我在屋里看不到月亮，只能到

小 溪 边 那 片 开 满 了 白 色 野 芍 药 的 空 地 去

看。受了这月色的吸引，我独自出门欣赏起

这从未见过的山间月色来。小顶坪的月亮

比别处更圆、更大、更亮。周围的一切似乎

都被染成了乳白色，就连那黑黢黢的群峰仿

佛也披上了乳白色的外衣，变得亲切可爱起

来。白天那块长满蒿草、开满黄花的沼泽

地，此时就像蒙上了一层白纱，弥漫着一片

神秘的光影。

此时此刻，月亮似乎只属于我一个人，

苍茫的群山也只属于我一个人，莽莽的森林

同样只属于我一个人。这一刻，我成了这片

自然中，那个富有且幸

福的人。

夜宿小顶坪
庞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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